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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春问柳，思念绵绵，沿长堤，我扑向我的家
园。

我的老母，双眼昏花，走近前，却视我不见，
令人心酸。

小女儿，远远瞧我，尖声高叫，一声声，催人
心肝。她扑过来，我张臂相迎——欲把她揽进怀
间。蓦然，她站住了，不再向前，望着我一脸困惑
一脸腼腆。怎么，不认识爸爸了？不会错的，我
的小乖乖，我的心肝！她退缩了——猛转身一溜
烟！钟声中，她跑进小学校，就那一瞬间。

我站立良久，慢慢地擦干眼泪。
那年，我打工走了，天高地远；她妈妈离我而

去，留下她一个人形影孤单。
村巷里空空荡荡，屋角老狗，不认近邻，狂吠

着，引来咬声一片。
是汽车喇叭声惊扰了她，或是我胡子拉碴改

变了容颜？
我偕母亲，走向田畴，一个人影正在耕作，背

着火烧云天。他的腰，弯成了个问号。哦，是我
的老父亲——在叩问来年！

奶奶的坟头，青草萋萋，如梦幻一般。病故
时我没能回来，一泓山泉，如我流淌的眼泪。

我跟父亲一样，人称老实巴交的憨蛋。不同
的是，他在家刨小块田的泥土，我在南国的大厂
里鏖战。

我从不缺勤，也不偷懒，我拼命，我流汗，上
班肆意挥霍膂力，班后独爱沉默寡言，喜思索，思

进取，不达目的不罢休——犟牛不须扬皮鞭！业
余时间，我上了大学；上班时间，我狂奔指标栏里
最高的红箭！我赢得了上司的信任，我赢得了山
村同伴羡慕的头衔！

啊，忘不了呀！男友们拳拳爱戴，女友们深
深眷眷。人各有志又有爱，点点滴滴印心间。

女友兰兰，我儿时的小伙伴，秀外慧中，长心
长眼。她钻研一个生化小项目，常找我叙谈。我
呢，受启发——也突发灵感！融会贯通，不啻是
一个惊人的发现！

总裁说，很好，你们一起排忧解难！我有个
公式：成功=进取+实验。我支持你们，你也进科

研组吧，然后回家乡去发展！不投资心血，焉得
金山？

故乡的流云，你的儿女回来了，要在家乡大
干一番！我的梦，要发芽在泥土里，花开美丽，果
结鲜艳！

村党支部书记随兰兰来了，笑着说：“天不生
无心之人，地不长无名之草。”

父亲仍然板着老脸：“孩子，不怕坡险，就怕
脚软。”

小山村啊，要人给人，要山给山！
创业的路，繁难而又艰险。犹如人生，从迷

惘出发，涉足天边……家乡的山道，连着远远的
通衢，画了一条圈圈，思索起来，我走的是一片绿
叶的孤园。生我养我的故土呵，山浪连着山浪，
在心中翻滚。乡亲的目光，南国的期盼，父辈的
叮咛，血性的遗传，如光雷火，时时突现！这一
切，在我胸膛内掀起了万丈波澜。

我暗自发誓：我生活的轨迹，必须鲜活，决不
暗淡！

乡亲们都来了。
“这孩子从小出力吃苦，知邻知亲，总想着

咱。”
“他经过冬寒，知道春暖。”
八月的云，奇巧多变，变成兽，变成仙；一会

儿近，一会儿远；忽儿飘悠不见，忽儿又飞山前。
漫说浮云本无心，洒下雾露润山川！雨后迷离出
彩虹，生机勃勃待来年……

去尧山小住，感受山里的凉爽和清静，是 6
月中旬天气还没有完全热起来时的想法，种种原
因，念念之后就搁下了。

8月的第一个周末还没到，先生又提出要去
尧山小住，激动得我提前几天就开始准备：花茶、
绿茶和茶具，专业书、闲情书及音响设备，防晒
霜、防晒衣还有羊毛披肩，等等。虽是小住，我的
备品却多样又丰富——十里不同天，阴晴不定的
山间氛围恰恰是我们远在百公里之外的向往。

不巧的是，我前几天吃了太多的油炸零食，
上火严重，鼻孔出气都是热乎乎的，咽喉处仿佛
堆积了一些碎玻璃碴子，痒痛难忍。回想起去年
咳了两个月的难愈之症就是在 7 月份尧山小住
后自愈的，不禁为先生的提议感到温暖。

既为休闲，就无须匆忙。周六上午，我们
驱车一路向西，话题里承载着曾经的尧山之
行。1994 年夏天夫妻首次登尧山，下山途中我
的狼狈相；1998 年夏天夫妻携幼女游尧山，感
动于当地山民帮我们抱孩子的情景；2004 年五
一小长假，我和同事带孩子登尧山看杜鹃的美
好；去年夏天一家三口小住尧山逗猴子、赛登
山的回忆……点点滴滴，连接着爱，驻扎着尧
山的山清水秀。

尧山不愧“清凉世界”的美称。我们是中午
十二点三刻到达山门的，购票时打开车门的一瞬
间，我就被耀眼的阳光和清凉的爽快所产生的极
大反差折服了。

车子驶进山门，缓慢行驶。打开车窗，车里
的二人已无心谈论过往，都专注于当下，慢慢地
深呼吸，尽情享受自然空调带来的舒畅。

太阳落到山背后去了。朋友一家姗姗来迟，
我们沿小路漫步，身边溪流的叮咛细语应和着森
林上层的微风动荡，我们谈论着尧山和她的故
事，周围的夜色愈加深沉广阔。

风，就像来的时候一样，没打声招呼就停
了。模糊的弯月俯视着突然沉寂的山林，竟然有
些无所适从的样子，一会儿钻进云层，却又耐不
住好奇，时不时地从云中探出脑袋，似在窥视人
间的秘密。

小溪温婉清脆，催眠我一夜无咳。早晨起
床，嗓子舒适惬意，大家不由猜测，是山泉水的滋
润，还是负氧离子的清新所致？

上午八点多，天色依然灰暗，雾起高山遮佳
景。我们备上雨衣，追随熙熙攘攘的游客，准备
登山。乘坐时长8分钟的观光缆车，尽览碧翠苍
茫，石峰雄峙，同行的中学生惊叹、拍照，忙得不
亦乐乎！

一出缆车，顷刻间就被烟云雨雾热诚拥抱
了。顶风冒雨的各色雨伞雨衣，在景区的路道上
悠悠移动，扰动了清纯的尧山。

各种野花在风雨中招摇舞蹈，栈道的扶栏上
蛰伏着镇定的毛毛虫，漂亮蝴蝶隐藏在阔叶之
下，长尾松鼠安静在松树之上，亮晶晶的眼睛打
量着我们。很快，我们就到了玉皇顶。奇迹出现
了！骤雨初歇，越来越浓的白雾从谷中升起，弥
漫了千山万壑。大大小小的山峰兀立于云雾之
上，犹如大海中的小岛在云雾中遥相呼应，吸引
了大批游客拍照留念。

下山的路，崎岖、漫长。一溜七八个台阶，尚
不累人，假若遇到一溜三四十个台阶，就让人惶

恐。迎面而来的上山人气喘吁吁，或趔趄，或爬
攀，或拄着拐杖。他们忍不住打听：“到玉皇顶还
有多远？”我们热情地鼓励：“不远了！也就十多
分钟！再坚持一下，上面的路程好走多了！”“这
孩子能够自己走上来，真不简单！”上行的人们转
愁为喜，分手时不忘好心地提醒我们：“上山的路
好难走啊！你们要小心，我们走了两个多小时才
到这里的！”

对于我，下山真的不易。小腿肚儿已经开始
发酸，没有用手摸，似乎就可以感到硬硬的“肿块
儿”。想到 1994 年来尧山时，全程步行，走了一
整天，最后是手脚并用“蹭着”下山的。

好在天色放晴，视野大开，山路走起来并不
寂寞。雨后的草木枝叶繁茂，透着勃勃生机。
处在森林之中，感受着浩荡、幽深、宽广。阳
光落在草木之上，风儿再来助推，绿与光相互
辉映……

我们贪婪地享受着大自然的恩赐。头顶是
蓝天丽日，走在山中，低吟“适与野情惬，千山高
复低。好峰随处改，幽径独行迷”。远观青龙背
峭壁峻峰，最西端的西门将军矗立云头，仿若高
昂的龙头，挺拔、威武。整个脊背高低起伏，犹如
一条蜿蜒蛇行的青色巨龙。游人在龙背东端的
栈道上，有上有下，颇有味道。

跑马场乱石蹉跎，阳光下每块石头都在讲述
着自己早年的经历。据说这里是刘秀训练士兵
的场地，也打开了我的记忆之门。2004年五一期
间，带着二年级的女儿来石人山，女儿跟同行的
瑶瑶姐姐兴之所至，现场脱口秀起了眼中美景，
惹得石下溪水好奇心生，溅湿了她们的鞋袜。

且不说尧山的珍木异草和人文故事，单单她
自身的雄、险、秀、奇、幽，就已经很吸引我这个土
生土长的鲁山人了。

大美不言，可涤心养气；大美难言，仰赖文
学功底的提升。特别感谢为尧山旅游发展献策
献力的人们，让我的每一次尧山之行都有全新
的感触。

许多年后，云又恢复如初，多姿多
态地展现出原本的形象。久违的蓝像
女儿小时候画的天空，白云朵因此显得
立体、饱满和真实，它们的行囊内装满
几千年的童谣，通过霞光万道，朗诵给
孜孜以求的大地。黄土的孔洞里、绿荫
处，鸣虫异常火热，营生继续，小日子小
思想执着地求得岁月的和睦与谅解。

下班回家，经二路两旁早早摆满
了摊位。路西是一片菜地，菜农刚采
摘过番茄、豆角、青椒、紫茄子、薄衣生
菜……水灵灵的，色彩鲜艳，如幼儿园
小朋友演节目时要登场的假模型；在华
联商场西，年轻女子穿浅蓝的裙装卖
书，冰心、林徽因、萧红、张爱玲等悉数
来此，她们宣泄或呐喊之后，该是小城
宁静的风声吧；一对老人手拉手过马
路，走到路中间时，一根弯曲的黄瓜问
号般掉落在地，老伯弯腰去捡，一辆黑
色轿车呼啸而过，泥水飞溅到他身上，
老伴儿趋步过来，擦拭他的脸、他的衣
服。

我下车买了捆红薯头、几个鲜红的
菜辣椒，上车倒车。嘭！似乎碰到了物
体。忙下车，我的车保险杠紧紧贴着一
辆白色越野车的左后侧车门。两辆车
紧张地一动不动，立在那儿接受裁判。

车里怒冲冲下来一个汉子，黝黑如
我老家门口的那棵榆树——他嘭一声
摔上车门，冲着我炸雷般怒吼起来：“我
一再按喇叭，按喇叭，按喇叭！你还一
个劲儿怼了上来，你耳朵聋了？”

我道歉的功夫都没有，忙不迭地
说：“我给你修车，我给你修车……”

“你哪儿学的车？哪个龟孙教练教
你开的倒车？你眼瞎了？”

“我……”
“你要是碰住人，你还能在这儿周

吴郑王地当大爷？”
“……”
我叫苦不迭，我碰上硬茬儿了。我

一个劲儿喊兄弟、道歉、握人家的手。
他全然不顾我啰唆、献媚，猛烈地

燃烧。三四分钟后，他好像说够了，气
球也瘪了，扭身看了看车，又仔细看了
看我，手一扬说：“走吧！”说罢弯身上
车、倒车，“滴、滴”两声，扬长而去。

此时云霞愈加斑斓，我定在那儿，
久久才缓过神儿来。十年前我刚拿到
驾证的时候，唯唯诺诺开车行至一狭窄
处，心一使劲儿，紧贴着一辆黑色奇瑞
车划身而过，留下一道漂亮的白色标志
线。对方死活不让我报险维修，前前后
后去了交警队十多趟协调处理，双方斗
智斗勇，大打出手，弄得筋疲力尽。最
后我缴械投降，逃饶过刚买的保险，掏
钱了事。

想想刚才，我想哭。
回到家，“丢丢”翻天覆地地欢迎

我，为我抚惊洗尘。女儿上大一的时
候，也许想家，瞒着我们养了个未曾满
月的小狗，曰“丢丢”，定期去社区宠物
医院免疫、洗澡，像尽心照顾一个柔弱
的婴儿。后来功课战斗般紧张，也怕她
妈妈最终知道招致惩罚，打电话回来，
我跑去她的学校抱了回来，自此多了分
牵挂，一把把的时光交于一个雪白的生
灵，打趣逗乐，彼此邀欢。早晚遇见，都
有细微的触动和波澜，我想起别处的女
儿，她何尝不是我一生黏人的小狗儿和
慰藉啊。

在云霞万般涌动里，女儿亭亭玉
立。我站在矮凳上给她量身高，哦，又
长高一厘米。我也在走过四十七年后
的今天，站在一寸一寸的刻度前，我发
现，我少去了整整一厘米的光阴。

七夕大雨，夜空漆黑
不见银河繁星
但我坚信，牛郎与织女
定会在鹊桥相会
因为，风雨阻隔不了真爱

窗外荷塘，水满为患
那条要与我以荷为邻的鱼
却逃之夭夭
失信于忠贞不渝的诺言
令我心生彷徨

雨过观荷，依然出淤泥而不染
玉盘摇曳天之水
我想，定是牛郎与织女
昨夜幸福的泪
痛饮，顷刻平复心灵

而后来得息
那条逃跑的鱼迷恋护城河
光怪陆离的倒影
最终，被诱惑钓上砧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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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在楼顶上的夏天

七夕大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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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回来了，我的梦
—— 一位民工的心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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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说热可就热了，阳光就像一盆
刚刚煮沸的开水，不由分说劈头盖脸泼
下来，热得人心里直抽凉气儿。这样的
天气谁还愿意睡在家里呀？天刚刚一
擦黑儿，他们就不约而同地从家里走出
来，呼朋唤友，雄赳赳、气昂昂，到市委
家属院前面那座办公大楼的楼顶上去
睡大铺。

楼是一座老式的仿苏式四层楼，红
砖到顶，四平八稳，笨笨的样子，却强悍
威严，楼顶就是办公楼四层顶上那片辽
阔的大平台。那时候的市委办公楼平
平常常的，一点儿脾气没有，大门口也
没个像样儿的保安，就两个七老八十的
农村老头儿，时而无精打彩，时而嘻嘻
哈哈，随便打个招呼认识不认识的都能
进来。

这一群疯疯癫癫的孩子，说大不
大说小不小，刚够着门鼻儿，能气死个
人儿。他们胳肢窝里夹着最简单的铺
盖卷儿，无非是席子、单子或一条薄薄
的被子，卷巴卷巴夹起来就走了。办
公楼的四层楼顶上，中间位置还凸起
一座碉楼，跟个大脑袋似的，安放在长
长的肩膀上。碉楼里有七八间房子，
据说是放档案的地方。雕楼的东西两
边 有 两 扇 通 往 平 台 的 门 ，平 时 都 不
锁。出了这门，啊，楼顶的平台可真大
呀！总共得有一亩多地吧，上面铺了
一层厚厚的沥青，沥青上面再铺一层
碎碎的小石子儿。那石子也太小了，
有米粒般大小，怎么砸出来的呢？细
细密密地铺开来，像下了一层薄薄的
冰雹，席子铺在上面躺着一点儿也不
硌人。

每天晚上，稀稀拉拉的总会有十几
个人吧，最多的时候能有二三十个人
呢，全都是市委家属院的那帮半大小
子，高的矮的，胖的瘦的，长小胡子的和
穿开裆裤的都有，也分不清谁是谁家
的。平时玩得好的伙伴儿就把铺连在
一起，齐齐地排开去，形成一个大通铺。

躺在这样的铺上，天就近了，地就
远了，再有细细的小风一阵阵吹过来，
心里别提多美了。夏夜的天空里，星星
那是数也数不清的，东一片西一片，亮
晶晶的；稠一阵儿稀一阵儿，乱眨眼
睛。有人就卖弄说那个长长的就是银
河，那个像勺子的就是北斗星，还有那
个一闪一闪的就是牛郎星和织女星，两
个人正赶路说悄悄话呢。说着说着，忽
然就有一颗流星匆匆忙忙划过去了，

“快看哪！快看哪！”引起惊呼声一片。
“啊，啊，哪儿呢？哪儿呢？”好多人东张
西望，什么也没看到，却也装作看到的

样子说，“啊！原来这就是流星呀！”
天是黑的，风是凉的，夜晚是神秘

的。这样的夜晚让人兴奋不已，谁都不
想早早睡去，连一点点瞌睡劲儿都没
了。于是，有人开始了恶作剧，从一个
地铺跳到另一个地铺，掀掀这个的被
子，扯扯那个的单子，又是挠脚板儿，又
是拧鼻子，嘻嘻笑着犯贱。忽然遇上个
脾气大的，怒吼一声，腾身跃起，大呼小
叫着追打起来，也不管光脚踩在石子上
疼不疼，跑得跟刮风一样。

有些人灵机一动，就模仿起了刚刚
看过的日本电影《追捕》中的新鲜台词：
跳哇，你倒是往下跳哇。召仓不是跳下
去了吗？唐卡也跳下去了，你也跳下去
吧。大家伙儿左看右看，却没有人敢真
的跳下去。四层楼那么高呢，伸出头去
看看下面，那头都是晕的，这还真不是
闹着玩儿的。

一直到玩儿够了疯够了，连打闹的
力气也没有了，这才轰然倒下来。仰面
朝天，再看看天上的星星，还是那么多、
那么亮，却不知怎的变得越来越模糊了，
模糊着模糊着，越来越远……他们就睡
过去了，睡得呼呼的。

有时候正睡着呢，忽然风就刮起来
了，周围的树叶子哗哗乱响，老天爷跟
生了气一样，呼雷闪电的，接着就有吧
嗒吧嗒的雨点子打在光光的脸上，一会
儿就把小脸蛋儿打湿了，好像刚刚痛哭
过一场。哎呀，下雨了！真的下雨了！
睁眼看看，眼角上也是水，紧跟着一个
鲤鱼打挺翻身坐起来，光着脚丫就跳到
了地上，掀起席子的一边卷巴卷巴，再
次夹在胳肢窝里，然后一头冲进碉楼
里。

碉楼里热烘烘的，一团一团的热气
从地板上、从角落里直往外冒。光是热
倒还罢了，偏偏蚊子还那么多，密密麻
麻，嗡嗡咛咛，一群一群直冲人的脸上
来咬。于是，有人爬起来东一下西一
下，不断地拍打起来，啪啦啪啦，此起彼
伏，黑暗中全是拍打蚊子的声音，跟过
大年放鞭炮似的。

然而打着打着，终究他们还是累了
困了，连一点点儿力气都没有了，眼皮
一沉，想睁也睁不开了，便不管不顾地
倒头大睡起来。

一觉醒来，日头明晃晃地从门外照
射进来，白得像一把刀子，照得人眼睛
发直。忽然间心里就是一激灵，哎呀妈
呀，天亮了，天亮了，赶紧走吧。各自翻
身下地，卷巴卷巴自己的铺盖，夹在胳
肢窝里，三步并作两步，飞一般地下了
楼梯就往家里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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